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博物周刊 A12-14
博 /古 /通 /今 /格 /物 /致 /知 主编：任志方 责编：马纯潇 组版：刘燕

“课间十分钟”话题引发关注，我们一起找回那些年的童年记忆

课间十分钟是怎么来的？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赵恺

课间休息，自古有之

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的
语文课本中收录着一首清代诗
人高鼎的《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儿童散学归来早”，意思是

放学很早。究竟有多早？诗人没
说。但与其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名
为石成金的诗人，却留下了一部
相当于现在“小学生守则”的《学
堂条约》，其中规定了上学和放
学的时间：“凡馆中子弟，自卯正
来学，至酉刻散学。”

中国古人以地支计时，卯时
是上午5:00到7:00，卯时整即上午6:
00；酉时是下午5:00到7:00，酉时整
即下午6:00。早上6:00到校，傍晚6:
00放学，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整整
12个小时。跟现在的小学生比起
来，似乎更加辛苦。

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学生
在校时间并非全程都在上课。大
体上的课程安排往往是上午接
受文化课教育（听读）、中午和下
午完成作业（习字、背书），虽然
也会有“晚自习”（古代称为“上
灯学”）。其间学生可以自由地出
入教室。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中提到，课间他和
其他同窗好友，可以自由地出入
三味书屋，到后院放松身心：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
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
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
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
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鲁迅先生写下这样的文字，
并不意味着他的启蒙老师寿镜
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恰恰相
反，寿镜吾的这种让学生自由出
入教室、去后院放松身心的想
法，正契合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

《训蒙大意》的理念。
在王阳明看来，小孩子性情

活泼，没受惯拘束，活像初生的
草木一般。不要压制，要顺着他
的性子，他自然会生长发育起
来；若是压制拘束久了，他便不
能够生长。所以教育小孩子，要
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以压制拘
束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这
样他自然晓得学好。这便和草木
得了春风时雨一样，自然生机日
发，但如果被冰霜摧残，就会生
机萧索，越来越枯萎了：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
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
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
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
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
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
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
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当然，让学生自由出入课堂
去后院放松身心，并不意味着对孩
子们放任不管。鲁迅先生也写道：

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
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
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
了！”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

同回去，也不行的。

课间十分钟的由来

今天，广泛实施的现代教育
系统发源于普鲁士的“洪堡教育
改革”。威廉·冯·洪堡被称为德
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并于1809年
开始担任普鲁士内务部负责文
化教育的官员。

洪堡在19世纪初开始了一系
列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改革是人文
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当时的普鲁
士，刚刚在与法国的战争中战败，
从一个新兴强国沦为了法国的附
庸，迫切需要的是探索富国强兵之
道，而教育则成为德意志复兴任务
的基础和着力点。国王腓特烈·威
廉三世便在思想家威廉·冯·洪堡
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影响
下重建了教育体系。

19世纪初期，普鲁士的孩子们
每节课是60分钟，但学习效果不
佳。后来专家经过试验发现，一个
人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会随着年龄
增长而不断上升。当时因为技术落
后，大多数表盘上只有时针，最准
确的刻度就是一小时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所谓的一刻钟。所以普鲁士
学校达成了共识，一节课是一个小
时的四分之三。到时间就让校工敲
钟，提醒老师结束授课。

但剩下的15分钟用来休息似
乎偏长，所以暂且规定10分钟休
息，另外5分钟应对钟表误差。等
到20世纪的平民怀表足以确定每
分钟的时间以后，全世界已经有
几十个国家采用45分钟上课、10
分钟休息的授课节奏了。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开办新
式学堂，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
基础教育强调个性化、平民化、
实用化、科学化。老师开始为每
门课程准备完备的教学计划，引
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重视西文
西艺，并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民
国时期小学课程随着政治、经济
的发展，不断变动，但课时大多
以30分钟一节为原则。视科目性
质，可延长至40分钟或60分钟。从
民国21年起增加公民训练，每周
30分钟为团体训练时间，每天平
均10分钟，并入周会或其他集会

活动中。
这种作息时间不仅通用于西

式学校，还逐渐影响到了一些私
塾和家学。如淮军名将张树声之
孙张武龄虽然非常重视孩子教
育，经常督促孩子们要刻苦努力，
但决不允许孩子透支自己。张家
课堂都会规定上课时长，每节课55
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到了休息
时间，工人就会摇铃提醒，孩子们
如果在课间流连于书本，也是不
被允许的，真正地让孩子们做到
了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的
学生在课间休息是可以离开学
校的。作家柳萌在《果汁儿创冰》
一文中讲到童年在天津吃刨冰
的情景：

年少在天津读中学时，学校
门口和街道道口，有好几个刨冰
摊儿……盛夏时节母亲给的零用
钱，十有八九都用来买刨冰吃。课
间休息的铃声一响，同学们就往校
门外跑，争着抢着买刨冰吃……卖
刨冰老板很是精明，怕买主多了一
时刨不出，踩着钟点儿刨，提前个
三五分钟开始刨，刨多了又会融
化，他们就踩着钟点儿刨，提前个
三五分钟开始刨。

学生们利用课间休息解馋，民
国时期的名士教授也会利用课间
时间进行“教学交流”。某日课间休
息，几名教授在闲聊京剧《秦琼卖
马》。胡适瞧不上京剧，插嘴说：“京
剧真是太落伍了，用一根鞭子就算
马，用两把旗子就算车，应该用真
车真马……”正在几名教授想反驳
却又找不着话时，黄侃站了起来：

“适之啊，适之，要是唱武松打虎怎
么办啊……”

曾经的快乐时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教育事
业的发展中，课间休息几经变
化，不断得到政策的推动和优
化，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在期许中
不断拥有更好的模样。

1954年，《北京日报》曾刊登
了东公街小学教职工关克礼的
一篇文章，将“课间十分钟”应该
做什么样的运动和游戏，首次引
入公众视野。文中描绘了东公街

小学课间十分钟的生动场面：
我们中队的队员和班上的

同学们，像潮水一样地拥出教室
来，有的跳绳，有的跳皮筋，有的
练单杠和双杠，最有意思的是玩

“斗鸡”和“看谁站得稳”。你听
吧！笑啊，唱呀，蹦啊……过了十
分钟，电铃一响，他们立刻不玩
了，精神饱满地排好队，走进教
室去上课。

但不久以前还不是这番光
景，学生们课间休息不是追追打
打、不时闹点小意见，就是呆坐在
教室里无所事事，还有的“见缝插
针”赶家庭作业。辅导员对此很是
担忧，“上课要想有充足的精神听
讲，下课必须休息好，也就是说必
须玩得好，学习才能够好。

怎么改变这个现象呢？为
此，辅导员和少先队干部专门召
开了一次讨论会，讨论“什么样
的队员算一个好队员”。大家一
致认为除了要有优良的品质、丰
富的科学知识，还要有健壮的身
体。好身体需要勤锻炼，“课间十
分钟”每天加起来大约有60分钟，
应该好好利用。

那课间十分钟玩些啥呢？大
家决定以这个内容为主题，组织
一次中队活动。同学们集思广
益，想出几十个主意，再筛选出
适宜课间十分钟的玩法，比如跳
绳、跳皮筋、踢毽子和“老鹰捉小
鸡”等。辅导员的担忧解决了，从
此，课间休息时的操场上也热闹
起来了。（1954年4月21日《北京日
报》3版，《“课间十分钟”中队会》）

课间十分钟怎么玩的话题，
在全市中小学中引起了共鸣。为
了鼓励孩子们课间走出教室，一
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以身作则
带头“玩”。

1960年1月5日《北京晚报》的
《人手一绳、一毽、一沙袋》中提
到，1960年，小学统考成绩名列全
市前茅的丰台区大红门小学，不
仅学习拿手，“三件”体育活动

（跳绳、踢毽子、抛沙袋）也搞得
有声有色。学校少先队大队号召
全体队员“下课教室空”，人手一
绳、一毽、一沙袋，每人都参加一
项体育锻炼。为响应这个号召，
大红门小学的校长刘志杰亲自

下场，每到下课铃一打响，就与
孩子们玩在一起。

“听那丁零零地下课铃声送
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家
都来活动活动，让我们那握笔的
手指摸一摸皮球，让快活的叫喊
冲出喉咙……”很多“80后”可能
还记得这首专为课间十分钟所
写的少儿歌曲《哦，十分钟》，它
在上世纪80年代曾广为流传。

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如同
“脱缰的野马”在教室门前欢快
地玩耍。他们跳跃着皮筋，唱着
那熟悉的歌谣：“马兰花开二十
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
十一……”当跳到“四五七、四八
四九五十一”时，上课的铃声便
悠扬回荡在了校园。

有时，他们会在地上画满格
子，跳跃其中，享受那份童趣。有
时，毽子成为他们的好伙伴，可以
正着踢，也可以侧着踢，甚至可以
从后面跳着踢。当踢到数百个时，
上课的铃声又会如约而至。

1998年，为推进素质教育，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卫生
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

《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标准》
《中学生一日学习时间》，一日学习
时间系指一天中上课和课外自习
时间（不含课间休息时间）。高中生
不宜超过8小时，初中生不宜超过7
小时。初高中生每日早读时间不宜
超过40分钟；上午4节课；下午初中
2节课，高中2节或3节课；课外自习
时间不宜超过2节课。初高中每节
课时间均为45分钟。

正是得益于上述规定，在很
多90后的记忆中，课间十分钟是
自由、快乐的代名词。学生可以
在课间十分钟和同学们尽情玩
耍，或是在走廊上欣赏同学们的
最新“发明”。男同学甚至还能成
群结队地到球场上来一场厮杀，
每到上课时间总能顶着一身的
汗臭味进教室。虽然这可能会被
科任老师说两句；为了不影响其
他同学听课，甚至可能还会被赶
到教室后面去，但老师并不会限
制他们的行为。毕竟学生时代，
青春活力才是代名词，也是因为
如此，上课才不会沉闷。

然而，如今的课间十分钟却
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据调查
显示，现在的课间十分钟，属于
学生的并没有多少，更别提所谓
的活动限制了。想来，以前的孩
子们很少近视或腰椎出现问题，
而如今笔者总能看到类似“脆皮
大学生”的说法，这也从另一个
方面说明了如今学生的“体弱”
问题，“课间十分钟活动受限”可
能对此也有影响。

虽然我们需要承认，现代教
育的压力确实比以前更大。在升
学压力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
下，学生们的学习任务也更加繁
重。这使得有些学生们在课间十
分钟里，更愿意选择在教室内继
续学习，而不是走出教室去放松
和活动，忽略了德智体美的全面
发展。但是，作为教育管理者，学
校方面也应该明确，课间十分钟
本应是属于学生的休息时间，应
该尽力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自由、
快乐的课间十分钟。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十分钟被约束”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11月3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在新华社采访中也表示，中小学校安排课间休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教育部将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课间十分钟为什么那么重要？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还要从课间10分钟的来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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